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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现在都还在犹豫，要不要对2020年的散文创作放宽
一些尺度？因为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庚子年里，世界各地乃至大
自然中的一切生灵，动物、植物、风、云、雨、雷、电、雪……所有
的一切，都遭受到了百年来最严重的伤害！这情景，怎能让一
位位作家和写作者，闭上双眼，捂住耳朵，一心一意地关在房
子里写散文、搞纯文学创作呢？

所以，2020年的散文，认真地清点下来，真没有像2019
年的《走进敕勒川》那样直击我心的大作品。

一

但是我当然一点儿也不否定大家都在顽韧地努力。不仅
如此，还非常感动于作家们（包括新闻记者们）的勇敢奉献精
神，大疫面前，生死考验面前，他们紧跟在医务人员的队伍后
面，奔赴第一线。很多人都是自觉自愿去的，原因无他，只是觉
得对社会有着这份责任，应该去为医学天使和战斗在疫区的
人民群众鼓劲，并为这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作出记录。多年的
练就，已使中国作家们形成了一个光荣的传统，凡有重大社会
和历史事件发生，哪怕是泰山崩于前，他们也都会在第一时间
出现在最危险的前线。这种责任感已经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20年的抗疫作品中，出现了一批
既很及时又很正能量，同时还很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作品，这
似乎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这些作品不仅快速描写出全中
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波澜壮阔的景象，上至各级医院、方舱医
院，中至医生、护士、清洁工、司机、快递小哥……下至“组织起
来”的全体中国人民，在遍布城市、乡村乃至少数民族居住的
偏远山区，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也细微地表达出中国
人民在这场大战役中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从最初的茫然、恐
惧、紧张、害怕、悲观，到充满勇气、智慧、团结、乐观，互相鼓
励，建立必胜信心。有些作品还深入到理性思考的领域，重读
中外关于瘟疫和灾难的作品，反思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思考
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国家关系和人类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

因为单篇作品太多，此处恕不一一列举，但我必须点赞几
本刊物：一是《美文》，贾平凹主编亲自策划和组织了“共同战
役专刊”，贾平凹、肖云儒、熊召政、迟子建、冯艺、邵丽、关仁
山、刘汉俊……这些作家都写来了文章，《美文》以相当于每期
三倍的超厚篇幅，表达了中国文学界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二
是《天涯》推出了“后疫情时代的生活·文学特刊”，韩少功、刘
大先、王威廉、泮伟江等四位作家学者，对聚集、安全性焦虑、
数字社会、生存结构、偶然偏离状态等疫情期间产生的新问题
展开了深入思考，其文章既有温度也有问题意识，并提供了应
对新问题的新思路，别开生面；三是《民族文学》杂志，从第3
期至第11期，连续9期推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辑”，刊登了
土家族、苗族、白族、仡佬族、满族、维吾尔族等作家的抗疫散
文和其他体裁作品，让我们通过这些带着各民族体温的文字，
看到了全国各地、遍布城乡的各族人民，在大疫面前团结起
来，共同守护家园的努力，令人感动！

二

也许是危难当前，使人们更加重视起了亲情的可贵，2020
年写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至爱亲朋的散文骤然增多。写父母
的散文是最不好写的，尤其是中国的父母，一般都是父亲寡
言、威严，是家里的顶梁柱，父爱如山；母亲则是每家的奠基
石，干活儿最多，吃得最差，最为吃苦耐劳，为全家人而把自己
压榨到最后一分……由于太多共性，也就太多雷同。不过
2020年或许因为疫情下严峻的隔离状态，或许因为我自己的
感情变得脆弱了，还或许因为亲情散文既多又呈现出一些新
的特点，我被其中多篇燃烧心灵，久久不能自已。

江子《母亲的爆米花》几乎就是写天下人的共同母亲，林
海蓓《爸爸的背》则是天下父亲的缩影。钱国丹的《父逝之伤》
写出了一对父女虽历经苦难，然而坚持善良、清白、正义的初
心一辈子没有变。高伟的《五月墓园独语》锥心刺血，怀念的是
母亲教他认真不苟地工作、奉献他人地做人的中华品德。阿拉
旦·淖尔的《父爱如山》写的是她文学意义上的“父亲”——评
论家、作家阎纲，为了培养她这么一个牧羊女出身的裕固族女
作家，多年来倾心地教导她读书，倾力地帮助她成长。冯秋子
的《文学，是他心里捧出的阳光》依然在怀念和总结苇岸，尽管
这位优秀的散文家已经去世21年了，她还在苦苦思索他的日
记，寻觅苇岸的感性与理性，甚或真实到疼痛的心灵迹象。

尤其是一些熟悉的文友或认识的名字，当他们的生活经
历和情节、细节呈现出我从未能想象出来的面貌时，那种震撼
和感动是加倍的强烈——生活匆匆，生命匆匆，我们往往看惯
了春花秋月四时更迭，而变得迟钝又漫不经心，轻慢了大量本

来应该珍视的瑰宝，对我们的父母是如此，对亲人、对朋友、对
邻居乃至我们身边的保洁员大姐、维修工大哥、保安兄弟、快
递小哥……都是如此。

在一个明朗而健康的社会里，人应该是第一位的，人的高
贵心灵、人的美好品质、人的每一个微笑，包括我们自身的每
一次振作、每一次祛魅、每一次战胜阴郁迎来光明，都是为生
命增色的壮举，都是为世界增福的善缘，都应该善待、喝彩、鼓
励、坚持。这就需要散文，这就需要文学。

三

古代有“深夜秉烛好读书”，2020年则有“锁身在家深思
考”。往年的开会、聚谈、采访、上班、社交、娱乐，变成了独处、
深思、阅读和写作，喧哗的热闹被静穆的慎独所取代，这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我发现，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思考并“追问”了起来。
徐刚的《良渚文化：发现的历史》以寻找和挖掘良渚文化，去追
问江南人脉和江南文化的形成。王剑冰的《石问》问的是东北
营口的大石棚，在4000多年前，在没有电能和机械的原始时
代，仅仅靠着人的自然力，是怎样以命相搏搭建起来的？徐风
的《黄龙山》讲述了做壶大师顾景舟的轶事，诉说了一把壶背
后的文化底蕴、手艺史、饮茶史、风俗史……同时发问，在长达
600年的时光里，宜兴凭什么把紫砂艺术做到了世界的极致？

孔见的《蛇之殇》以毒蛇喻恶人，追问蛇为什么会有毒？然
后给出他自己的独思：“就人而言，生命内部积淀的仇恨太深，
又得不到及时必需的抒泄，就会化为毒素沉积下来，储藏在脏
腑里。当毒素郁积到一定数量，他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要么
伤害自己，患一场恶病走人；要么伤害别人，干出危害公共安
全的事情来。仇恨源自于伤害，受到伤害又没有能力报复伸
冤，也无从化解，仇恨就结下来了，存入增值的银行里，生出毒
的利息来。一旦社会变故，革命的暴风骤雨来临，这些蛰伏的
蛇人，就能获得喷洒毒素的狂欢的机会。”

吴佳骏的《五种孤独》分别以“风”“烟”“光”等章节，写出
留守老人和儿童们逼仄、孤独的生活状况，追问为什么非得把
农村老家抛在时代列车的后面？唐朝晖的《为什么步履迈得那
么艰难》记述了藏族女作家央珍的心路历程和写作之旅，这句
话本是央珍在一篇文章中的询问，唐文原封不动拿来做了标
题，可以看出他的感同身受有多深。

周晓枫的《散文的时态》只有短短2900字，却是一篇非常
重要的文章，她向散文创作的高地发起了革命性的冲锋。她隐
约发现了迄今为止、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散文写作的一个共同
特点，即都属于过去完成时态。为此，她大胆喊出了“以正在进
行时态写作，”因为“散文以正在进行时态来构思和描写，就不
像过去那么四平八稳，可能出现突然的意外和陡峭的翻转。少
了定数，多了变数；不是直接揭翻底牌，而是悬念埋伏，动荡感
和危机可以增加阅读吸引力；更注重过程和细节，而非概括性
的总结；并且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更多元、多义和多彩——文
学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像数学一样有着公式和标准答案，而
是具有难以概括和归纳的美妙的可能性；即使答案偶尔是唯
一的，过程，依然能有多种、多重、多变的解决方案”。

此外，差不多所有有所追求的作家，所有有点深度的作品
都在思考与追问。其实都是在追问我们人类的终极原点：我们
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每个人应该怎样深入思考、勤奋工
作、认真生活，努力过好自己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

四

2020年写古典的数篇，溯流求源，抚昔思今，都是既有书
卷气，又具当代性的锦绣文章。

神奇的是穆涛的《一根由神奇到神圣的棍子》，这根“棍子”
原来是“表”，也就是后来的“日晷”，是我们中国最原始的计时
工具。“时间”由它开始了，然后又有了日、月、季、年，又有了春、
夏、秋、冬和天、地，又有了二十四节气；再然后，“时间”的概念
一一完成，这根“棍子”又由“正时”变成“正事”，尧帝把它竖立
在“政府”办公地前的广场上，命名为“诽谤木”，其作用由仰观
天象转到向天问政、替天行道，进而俯察世道人心……光阴一
寸一寸过去，炎黄子孙所创建的中华文明一寸一寸升高，由神
奇升华而为神圣，而我们内心的崇高感也在一寸一寸地升高。

潘向黎的《流逝永恒，此刻亦永在》从古诗词入手，歌吟当
年千古名句留下的永恒，但也表明了对今天的信心，在“怀古
伤心的同时，蕴含着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人生代谢
但异代同心，因此情怀不灭。”刘琼的《七月芙蓉生翠水》亦是
以传统诗词为媒介，纵写历代文人对荷花的吟咏，盛着多少故
事和载得动、载不动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陆春祥的《如鹤》

写的是袁枚，这位清代才子33岁辞官归隐，蛰居在他的随园
里，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
等鸿篇巨著，如仙鹤一样的人生，至今尚传来几声清咧的鹤
鸣。此外，聂作平《击壤歌》中初民们的生死悲欢，阿莹《绥德之
丘》对一代枭雄蒙括的追悟，韦力《寻找苏东坡》的心路历程，
张瑞田对《康有为的洛阳行》的往事钩沉等篇，均值得细读。

五

还要说到少数民族作家的散文。2020年集中读了一大批
各族作家的散文、纪实、非虚构，篇篇文章都写得颇有特色，值
得大书特书。

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很不了解这个群体，而且很多人还没
有认识到自己的缺漏，这是很遗憾的。如果你们能静下心来好
好读一读各族作家的作品，看到他们这些充满了天地大美的
感性又高扬着人性光辉的作品，你们一定会震惊的。

龙章辉（侗族）《被割裂的故乡》是一道时代的思考题，以
个人执著于祖辈“走出农村，做城里人”的愿望，终于跳出了农
门；后来因为修高速路、祖屋拆迁，父亲也带领全家进了县城；
但欣喜之后渐渐发现，故乡已永久长在基因里，是无法割裂
的，这种意想不到的苦闷与彷徨，使他开始思索民族传统和伦
理、道德、秩序等重要问题，而这，当然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
族的困惑。黄立康（纳西族）《风中的声音》似一首苍茫的古歌，
从散落在云贵高原上河川中的雁鸣、象语、马嘶、虎吼，还有是
谓降调的“风吹低的草原，纳西祖先出发的地方”等五种声音
中，追寻着母族的足迹，他们的现实世界和精神审美，他们的
命运，他们的勇气、力量和善意，以及他们的人性之美，正是这
些沉郁浑厚的声音，导引着一代代纳西人从黑暗走向光明，更
向未来挺进。绿窗（满族）《当归，当归》宛如一阙铁板弦歌，以
断肠草、甘草、五味子、苍术、菟丝子、金银花、当归等一味味中
药材为引子，把一个在疼痛中生长出来的中医家族写得波澜
壮阔，也把对中国医药的神圣崇拜表达得入情入理。

祁建青（土家族）的《炫舞青稞》仿佛是铺在田间的巨大地
毯，作家着眼于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
陶盆》，启动了丰繁绚丽的编织，从“玄鸟化玄女，玄女化青鸟，
青鸟化青稞”，到西王母瑶池宴请周穆王用的青稞酒；然后，一
路直奔时光和历史，进入到现代大型景观农业，在审美级农区
流连忘返，饱览着“雀鸟在麦梢上舞蹈，稞穗在飞行间比翼。从
翠鸟到金雀，田野史上演由翡翠宝石到黄金金属的传奇转型，
骨骼肉身灵性蜕变的前世今生，有关古老神仙们的事迹掌故，
灰线草蛇还在田里留着呢。”这一段金光灿烂的描写，简直又是
一首美丽的诗，直叫普普通通的青稞舞动起腰肢，炫稞成金了。

田芳妮（土家族）《翻过年关》和刘青梅（土家族）《翻垭口》
都是抗疫散文，两个土家族女作家，两个都在武汉工作，庚子
春节前回老家过年。两个标题都用了“翻”字，前一个老家搬新
屋、家里买了新汽车喜气洋洋接她归，却没回成；后一个刚刚
到家，却突然接到疫情消息而自我隔离。此二“翻”，把武汉与
山寨紧紧勾连起来，不仅展现出两地（扩而大之是全中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真情实景，更把各民族、各人群、各职业层、
各年龄层人民的积极心态、坚韧不屈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努力
活化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写的虽然是抗疫散文，但却是
真正的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借鉴了小说的叙事优长，又用散文
的语言表达出来，流畅清新，好读耐读。另外两位土家族男作
家李传锋的《武汉疫情亲历》悉心记述了武汉自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后的点点滴滴，带我们再回首，思考来路；徐晓华的《眺
望灯火》以一名值勤民警的自叙，写出恩施小城全民抗疫的一
角，表达出爱家乡、爱祖国、爱亲人、爱人民、爱生活的人性大
爱。感谢这四位作家，让我记住了湖北的土家族，并从他们身
上汲取到勇毅的精神力量。

其他出色的作品还有：王樵夫（满族）《额吉和她的黑马
驹》，李贵明（傈傈族）《盐的味道》，何建安（哈尼族）《风过哀
劳》，兰柳杰（瑶族）《开满鲜花的河流》，白金萍（蒙古族）《当歌
声响起》，谢家贵（苗族）《军人与老人》，格致（满族）《五号鹤》，
艾傈木诺（德昂族）《小镇之金》，蒲海燕（侗族）《雪峰山花瑶》，
阿娜（达斡尔族）《纳文江蛰记》，陆祥红（壮族）《石桥上的缘》，
马凤鸣（回族）《十月的油菜花》，韦晓明（苗族）《青山巍巍特高
耸》，黄其龙（壮族）《蜜蜂飞来飞去》，朝颜（畲族）《樟树下，外婆
家》，姚茂春（侗族）《河畔的盛宴》，李达伟（白族）《高黎贡》……

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除了“少数民族都
是天然的诗人”这个语言优势之外，我认为，还是因为“虔诚”
和“纯粹”。真正的文学必须是虔诚的信仰。真正纯粹的文学写
作不带任何功利，只是生命的腾跃、热血的演绎、灵魂的倾诉，
既是作家一个人的表达，也是整个家族、整个民族的心声。所

以这种写作，不是用笔（电脑）写的，不是轻飘飘的率尔操觚，
而必须用尽全身心的力气，有点像夸父，宁愿道渴而死。正如
作家卓然所说：“如果只是为写而写，或只是技术性写作，那样
的小说就永远只能是所谓的小说，散文也永远只是文字意义
上的散文，永远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六

我曾问过张中行老先生，对于文学（散文）创作来说，什么
最重要？行公毫不犹豫地回答了五个字：“思想最重要”。这是
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穷其一生的所悟，真正是至理名言。对
于我们很多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来说，秉持的也正
是这种文学观，所以今年最好的散文作品，我认为还是思想、
胸襟、境界、学识、学术、艺术合而为一的作品。

鲍鹏山的《圣贤之忍》又是一篇振聋发聩的大文，不仅把
“忍”字所包含的“忍受”“容忍”“残忍”“刻忍”一一讲了个彻底
透明，而且也把君子与小人的关系讲得明白而透彻：“君子固
穷，小人穷，斯滥矣”。尽管如此，一辈子穷困潦倒、忍饥挨饿、倍
受挤压的君子们，也得守住底线，不能堕落，变成小人。而“坏人
最大的危害不是伤害了好人，而是让好人变得跟他一样坏”，这
句话更是警钟，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于追求世界文明
高度的人类来说，必须不断保持和增加好人的数量，压制和减
少坏人的数量，否则社会大环境就会变得越来越糟。

贾平凹的《我与文学》太有启迪性了，一组都不长的小文
章，篇篇都是他平时在生活和文学写作中切肤锥心的体悟，以
平实得让人感到亲近的语言讲述出来，不做作、不摆架势，春
风化雨，丝丝入心。比如：“自感新添了一种本事，能在人里认
出哪一个是狼变的，哪一个是鬼托生，但不去说破。”“如果没
有现代性就不要写了，尽力地去吸取一切超现实主义的元素，
器量大了怎么着都从容。”“写过那么多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
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试着来做撑篙跳，
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哪一个不是作家生命里的文字！

韩少功的《聚集：有关的生活及价值观》借助于对人类在
新冠肺炎肺炎疫情面前的表现，直接批判了当代生活中的随
波逐流者，如整日追逐高消费、追逐虚荣生活、追逐奢华等。是
的，这么多年的光怪陆离中，一些人的价值观确实出了问题，
人类文明、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传统都被遗忘、被取代、被抛
弃了，人生之路千回百转，确实该是回过头来好好思考一下
了。正如韩少功所说：“虚荣终究虚，华而不炫和惠而不奢的传
统生活观，总会在历史的坎坷途中不时苏醒。当生命、安全、智
慧、自由、公平正义等更多价值选项摆在面前，一旦与虚荣发
生冲突，很多人未必不会去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平衡，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疫情终会过去，但疫情来过了，留下了伤痕和记忆，
事情同以前就不再一样。地球人永远面临新的故事。”

七

站在“新的故事”即将到来的天际线上，回顾2020，犹有
惊心动魄之感。这个灾难重重的庚子年，注定是我们每个人、
每个家庭、每个国家生命中的一根极难忘的“棍子”，分分秒秒
的轨迹中，苦难多于欢乐，有数千万人在病痛中挣扎，有数百
万人永远闭上了眼睛，还有更多的人在战争、地震、台风、水
灾、大火、蝗虫、饥饿、骚乱中受着煎熬！在这至暗时刻，请读李
元胜的《春天花会开》，是的，从题目就能看出他说的是什么，
让我们像他一样，保持乐观，保持坚强，保持顽韧，保持强大，
精神抖擞地装备好自己，去大自然中迎接春天，在文学原野上
寻花觅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抒写决胜之年 记录时代篇章
□佟 鑫

■关 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
史巨变，为报告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
作为刊发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中国作家》纪实版从来没有
缺席过任何一个重大历史时刻，为发展繁荣新时代报告文学
事业做出了贡献。

2015年，国家正式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一场史
无前例、惊天动地的“征战”开始了。新时代全面脱贫，举国小
康，是中华民族实现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人类社会
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中国作家》纪实版开设“中国故事之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栏目，刊发了一批优秀脱贫攻坚主题作
品。陈果的长篇纪实文学《古路之路》（第4期）讲述了四川汉
源县古路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在脱贫攻坚的浩荡激流中绝地
奋起，开拓了一条走向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融合的乡村旅游
振兴之路。逄春阶、朵拉图的《家住黄河滩——黄河滩区脱贫
迁建全景实录》（第8期）是对黄河滩区脱贫迁建的忠实全景
记录。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实施黄河滩区大迁建这
一重大民生工程，承载着山东黄河滩区居民长久以来的“安
居梦”“致富梦”，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
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瞬间，塑造出滩区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逐
梦圆梦的文学影像，并在塑造基层干部的形象上作了可贵探
索，是黄河滩区发展史诗般的鲜活的档案。此外，还有林吟

《大道尽处是桃源》（第 2 期），丁一鹤、毛永温《防贫保诞生
记》（第8期），武歆《天津到甘肃有多远》（第12期），胡正银

《种绿》（第12期），赵天秀《和月坝一起成长》（第12期）等。这

些作品既有从微观层面对脱贫攻坚实践的细部观察，也有从
宏观层面对脱贫攻坚的中国进行全景式多视角的摄取报告。

2019年9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举
办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启动。参与这一创作
工程的有20多位作家，《中国作家》也积极投入到这次活动中
来，组织了吴克敬、徐剑、任林举、许晨、哲夫、王松、丁燕七位
作家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创作出了《爱的礼物》（哲夫）、《出
泥淖记》（任林举）、《山海闽东》（许晨）、《岭南万户皆春
色——广东精准扶贫纪实》（丁燕）、《金青稞——西藏精准扶
贫纪实》（徐剑）等一批深刻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精品长篇报
告文学。其中，《爱的礼物》（第7期）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感
人的故事、精准的数字生动反映了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脱贫
攻坚全貌。《出泥淖记》（第9期）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在现实
的矛盾冲突中展开充分的叙事，一方面再现“泥淖”之深和脱
贫之坚，另一方面也更突显脱贫攻坚者工作的坚韧、智慧和
细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出泥淖记》是基层干部群众思想品
质和精神面貌等的新变记。《山海闽东》（第10期）以扎实的采
访、感人的故事全面深入地追溯描绘福建省宁德地区30多年
来持续努力和奋发脱贫的情形，作品全面深刻地再现了宁德

人民，在一届届党委、政府带领下，矢志不移砥砺前行的奋斗
历程。《岭南万户皆春色——广东精准扶贫纪实》（第11期）是
一部反映广东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与成就的长篇报告文学
作品，生动讲述了新时代中国扶贫攻坚故事。作者深入走访
广东省连樟村等多个贫困地区，与当地贫困村民、扶贫书记
亲切交流，以质朴真实的文字记录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指导
下，贫困村民摘掉“穷帽子”，过上新生活的巨大变化。《金青
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第12期）抒写西藏脱贫攻坚的故
事，其中不仅有全面全景的摄照，更多的是“独特的、传奇的、
鲜活的，抑或感动的故事”，“而那些平民的故事，更像是四处
弥漫着牛粪的青烟，充满了人间的真切感”。作为新时代中华
民族史志的一种大写，这些报告文学礼赞在脱贫攻坚中形成
的中国力量、中国创造和中国精神，富有表现力地塑造具有
中国脊梁式的扶贫模范、脱贫强者，以全新的文学经验和有
效的文学书写，丰富了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的内存。

2020年举国上下奋力抗击疫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诸多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以笔为旗，投身
文艺战疫的行列之中。为记录这场防疫阻击战中值得铭记的
时刻，《中国作家》纪实版刊发了抗疫特辑李春雷《金银潭》、

李朝全《一心赴救无惧生死——同济医院战“疫”纪实》、纪红
建《湖南行动》等 15 篇作品，并专门开设了“人间之抗击疫
情”栏目，刊发了何建明《上海表情》，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以及人类与
疾病斗争史上的又一英勇壮举，具有值得铭记的现实意义与
显在的文献价值。刘诗伟、蔡家园的《生命之证——武汉“封
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采取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抗击疫情
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画卷，让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过程有
了全方位的认识。凸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信念,亦
显出中国作家为社会留档、为历史存真、为民族铸魂、为人类
问道的担当精神及写作初心。此外还有王威廉《严重的时
刻——记王烁》等共计7部作品。

此外，《中国作家》纪实版还刊发了很多贴近生活，紧跟
现实，追随时代脚步，讴歌党、国家、人民和英雄，与时代同脉
搏、与人民共生息、同国家齐进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如何
建明《革命者》（第1期），曾平标《初心——粤港澳合作中的
横琴故事》（第1期），李发锁《追梦之歌——记李国荣和她
的团队》（第 2 期），高洪雷《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第3期），王敬东、朱向军《“华龙”腾飞》（第3期），陈果《古路
之路》（第4期），傅宁军《心中的旗帜》（第6期）等。

报告文学文体的自立，不仅需要文体创作本身取得相应
的实绩，而且也需要有理论伴行、提升以至优化。为此，《中国
作家》纪实版针对重点优秀作品，多次开展研讨与文学批评，
提高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

用写作追问世界用写作追问世界
□韩小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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